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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猿滔滔不绝地开讲当儿，汪铭却看着
稍远方的穿越部落，这时，全体都已经结束了
慢起手倒立，而开始了集体放松韧带的活动。
大黑显得有点无精打采，它蹲伏在那个灰色
平台前，先谛听着什么，随后向汪铭这里张
望，它显得有点犹豫不决，是继续地蹲伏，还
是跑向主人？当老猿说到“跑酷，就
是让我们发现并完善自己”时，汪铭
实在有点忍不住了，他趁老猿有个
喘息，便插上了话头：“是不是还想
对小阿姐讲讲跑酷的历史？”“头人，
正是这样。”

“小阿姐已经听得够多了，因
此，跑酷的历史就放到以后再讲吧。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今天的第一个
训练项目猩猩跳。”说完，不由分说
地，汪铭便将老猿一把拖向灰色平
台，老猿尽管有些不愿意，但也只能
踉踉跄跄地跟随汪铭而去。

穿越部落很快便在灰色平台后
的十多米处排起了长队。

大黑明显地受了刺激，它“汪、
汪、汪”地接连吠叫着，直到汪铭猛
喝一声，方才止声。
汪铭与平台基本站成了一条直线，他的

身边是那个一路好奇下来的程文如，尽管有
好几个手机打来，但城市富妹都将它们置之
不理，她的眼神告诉人们，在这个庞大、废弃
的厂房里，她已经有了重大的新发现。

第一个做猩猩跳的是我行我素的刀把
子。只见他眼睛直视前方，深深地呼吸了一
下，起跑，再加速，双手前探，腰腹用力，两腿
并拢，再纵身而起，间不容发之际，刀把子已
经飞跃而过平台。
后面的穿越部落一阵喝彩，其中老猿的

声音格外响亮，但汪铭却是摇头、轻叹。
“好？还是不好？”程文如见状，一边小声

发问。“不够好，”汪铭严肃地回答。“哪里不好
呢？”程文如又小心翼翼提问。“整个动作的流
畅性还不到位，还有，他的手只是为撑而撑，
没有起到带力作用。”
在远处，桀骜不驯的刀把子似乎听到了

汪铭的评论，他有些不满地向这里投来一瞥，
随后缓慢地走向一边。
老猿开始做猩猩跳的动作。只见老猿先

将双手做了几下扩胸运动，又垂下身子，将两
手探地，试了试自己的韧带，是表明自己的柔
韧性相当完美的意思。随后，老猿向汪铭处投
来一瞥，也不知是看汪铭还是看美女程文如，
老猿开始助跑，他奔跑的样子远不如刀把子
般的轻盈，显得笨头笨脑，他双手前探，一个
纵身而起，只听一声闷响，老猿的身子已重重

地摔倒在了平台的另一侧。
穿越部落传来一阵喧哗，有嗤笑

的，有调侃的，也有很同情的叹息。
程文如在一边紧张地问着汪铭：

“会有问题吗？”“不会。”汪铭很有把握
地说道，“皮肉疼痛一点而已。”“怎么
会这样？”“说得好不等于做得好。”汪
铭对程文如解释道，“他没有算准支撑
点，两手摸空，人就直接过去了。”

说话之间，小妖开始助跑。只见
小妖身穿一件长长的袍子，仙风道骨
般地轻盈跑去，尽管不似刀把子般的
力量充沛，却是如那种有绝世轻功的
侠客，到那平台跟前，伸手前探，双腿
并拢，时光倏尔之间，便踏波无痕地
飘然而去，人站在了平台那面。小妖
转过头，向汪铭投来长长一瞥，是想

得到师父赞赏的意思。
“他怎么样？”汪铭还是摇头，并且向小妖

招手，等小妖来到面前时，汪铭十分严厉地
说：“不会表扬你的。”小妖耸耸肩胛：“我知
道，我知道，要师父你的表扬，比登天还难。”
“清楚问题所在吗？”小妖连连摇头，大惑不解
的意思。“摸了太近。”小妖这才恍然大悟。
程文如在一边不由问道：“阿弟，这又是

什么意思？”“他的手只撑到平台一半，用行话
讲，就是‘摸了太近’。”
“一个猩猩跳就有这么多花头啊？”程文

如不由得感叹了起来，“跑酷训练，共有多少
个基本动作？”
“中国不是法国，上海不是巴黎，我们中间

没有一人可以比得上戴维·贝勒，因此，这里的
跑酷者要掌握的基本动作只有五个，它们是落
地翻滚、猩猩跳、猫跳、懒人跳以及蹬墙。”
“你都会吗？”程文如好奇地追问，她的眼

光中明显地有了一点推崇之意。
“必须会，”汪铭坚定地说道，他的眼光又

投向了大伙们，“因为我是这里所有人的师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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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个月，马文瑞即开始了他的陕南
之行。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调研行动。

!"#"年 $月 "日至 %!日，历时十多天。
马文瑞率领省计委、经委、农办、财办等 !&个
委办厅局的负责同志一行 '&多人，经过了眉
县、宝鸡、汉中、略阳、安康、宁陕等 !(个县，
一路深入工矿、农村，召开大小座谈会几十
次，当场拍板解决了一些久悬未决的问题，掌
握了大量的实际情况。
六月的秦岭，重山叠翠。省委调研组乘坐

的几辆吉普车，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进在大山深
处。马文瑞望着车窗外面的大山，心中的焦虑
却在加重。从发展传统农业来讲，这样的山区，
土地条件的确是很差。一路所见都是些挂在陡
峭山坡上的小片土地。农民们站在坡上挖地，
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地面。坡度大都在四十五度
之上，天上一下暴雨，水、土、肥就大量流失，群
众称之为“三跑田”、“挂薕地”。马文瑞看了眉
头皱了起来。这样的土地种粮怎么行呢？
这天，他来到地处秦岭深处的宁陕县。这

里交通闭塞，人们的见识自然有限。在十字街
口的小广场上，车子停下来。当地老百姓看见
一下子坐车来了这么多的山外人都很惊奇，
纷纷围观。马文瑞要求下车同群众见面。县委
书记还有顾虑，说怕安全保卫有问题。

马文瑞笑着说：“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山里群众可好哩。‘文革’中彭真同志就在商
洛山中度过，每天都上街和普通老百姓在一
起，还交了不少好朋友。有一个卖柴的见他上
了年纪行动不便，就特意给他做了一个拐杖，
至今传为美谈呢。”
马文瑞说着执意下了车。群众看到车上下

来一位长者，显然猜出是个“大官”了，都纷纷围
拢来看。马文瑞问面前的一个老者：“老人家，你
家的日子过得还好吧？早上吃了啥子饭？”
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日子嘛？总还

能过得去吧，早饭吃的豆粥、泡菜。还能有啥
子好吃。”

大伙嗤嗤地笑起来。有一个调皮小
伙子说：“还有得山珍海味吃哩。”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大家知道‘四人帮’吗？”“不晓得，

我们只知道宁陕有个石人坝，那里山路
好远好远哩。”这一回，小伙子可不像是
开玩笑，而是一本正经地指着南边的一

片大山说。众人大笑起来。有人笑得岔了气，
双手捂着肚子还忍不住笑。
马文瑞也忍不住笑起来。这时，他发现人

群里有一个人始终没有笑。那是一位衣衫破
旧的中年汉子，他裤角高挽起、赤脚穿着草
鞋，头顶是大巴山区农民习惯包的蓝布盘头。
他站在一担柴禾旁，右手托着担子，左手用毛
巾擦着脸上颈项的汗。他的黑瘦的脸上非但
没有笑容，而且还布满了愁云，昭示着生计的
异常艰辛。
马文瑞拨开人群，走到卖柴者面前：“老

乡，你是卖柴的吧。”卖柴者好像还没反应过
来，木木地瞅着面前问话的人，半晌才说：“嗯，
你买柴禾？”“担了多远的路？”他不回答，只是
把手中的毛巾往肩头一搭，伸出四个手指头。
“四里路？”“四十里。翻两座大山哩。”“这

一担柴有多重？”“两百四五十斤吧？”他的脸上
的表情依然是木木的。周围的人全感到了惊异，
如此瘦弱的一个人，两百四五十斤的一担柴禾，
四十里山路……这该要耗费多大的体力！
马文瑞的眼睛湿润了。他努力控制着自

己的情绪，问：“能卖多少钱？”“卖个三两块钱
吧。再贵了没人要。”全场顿时陷入了沉默。这
就是我们的山区农民，他们真是用自己的一
副肩膀，咬牙扛着沉重的生计。怎样才能尽快
改变这种状况呢？
宁陕县城十字街口的见闻，令马文瑞大

为吃惊。像这样的地区如何发展经济呢？那
晚，躺在宁陕县招待所 '&世纪 )&年代盖起
的破旧瓦房的弹簧床上，马文瑞望着旧报纸
糊的天花板，完全失眠了。到后半夜，吃了安
眠药都无济于事。他干脆不睡了，披衣坐起身
来，在黑暗中想着心事。
外面如水的月光，从窗户上方的玻璃投射

进来，马文瑞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卖柴者愁苦的
面容。他突然之间又想到了“文革”中被监禁的
日子。外面是黑色的山峰，像看不到天空的高墙
一样，如何突出这偏远闭塞的重围，让秦岭山中
的老百姓感受到党的新农村政策的温暖呢？


